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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对吴文化的继承与反思

韩 颖 琦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在吴文化熏陶和浸染下生活和成 长 起 来 的 武 侠 小 说 大 家 金 庸 先 生，其 武 侠 小 说 虽 然 构 筑 了 一

个宏阔苍茫、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却掩盖不住字里行间所透射出来的悠悠吴韵。难以割舍的故园情结

自然会让金庸对吴文化青睐有加，但他并没有沉迷在吴文化的柔婉氛围中低吟浅唱，在对吴文化给予极

高的评价和赞美之余，也对吴文化展开了不动声色的批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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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风土人情，正

所谓一 方 水 土 涵 养 一 方 人 文。表 现 在 文 学 创 作

上，地域文化对作家及其创作无疑都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流派众多、各具特色格局

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密切

相关。因此，“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
须正确的 设 想 他 们 所 属 的 时 代 的 精 神 和 风 俗 概

况”［１］４１。金庸 先 生 是 在 久 远 而 深 厚 的 吴 文 化 背

景下生活和成长起来的武侠小说大家，在吴文化

的熏陶和浸染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或隐或显

地流露和呈现出吴文化诸多方面的形态特色，这

使我们一方面能强烈地感受其构筑的刀光剑影江

湖世界的宏阔苍茫，另一方面也对其字里行间所

透射出来的特有吴韵产生无尽的向往与遐想。即

使金庸后来长期远离家乡，但难以割舍的故园情

结却始终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并通过他的武侠

世界流布四方。故园情结自是幽深绵长、难以割

舍的，但这并没有影响金庸对家乡文化气质迷恋

赞赏时作出冷静和理智的反思与批判。“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对于滋养自己

的地域文化产生偏爱甚至袒护之情是很正常和自

然的，难得的是拥有既在此山中又能跳出和超越

此山的境界和胸怀，这也正是金庸武侠小说具有

非凡过人之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一、吴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水文化”

金庸武侠小说对吴文化的继承和反 思，有 时

是有意识的，有时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严家炎先

生所论，“对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

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

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
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

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

家群体。”［２］３要理 清 金 庸 武 侠 小 说 对 吴 文 化 继 承

和反思的具 体 情 况，首 先 就 要 明 晰 什 么 是“吴 文

化”以及“吴文化”的主要特征等。
吴文化是从中华文化母体上分支出来的地域

文化，是灿烂而博大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言之，吴文化就是吴地、吴人的传承文化。吴文

化中的“吴”字，起源于政治概念中的“勾吴”，随着

历史的发展，它衍化为地理概念中的“吴地”和文

化概念中的“吴文化”。吴地指以上海为龙头的长

江三角洲地区，它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

江、南京，太湖南侧的杭州、嘉兴、湖州，长江以北

的南通、扬州等地区。吴文化是孕育在长江下游

的杭、嘉、湖、苏平原上，以太湖周围为密集区的良

渚文化及其前承和后延的总称。它的前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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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溯到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并与钱塘江南口

的河姆渡文化有十分亲密的友邻关系。它向后延

伸，在融合一定的中原文化因素以后，直接发展为

西周春秋时期的吴国文化。然后，源远流长，影响

所及，衍化为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吴文化”［３］。
吴文化经常被誉为“水文化”，因为从自然环

境和气候条件来看，吴地温湿多雨，河湖密布，自

古以来就以水乡泽国闻名。不同的地域滋生和孕

育不同的文化类型，正如梁启超所论，“燕赵多慷

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

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

马，河 梁 携 手，北 人 之 气 概 也；江 南 草 长，洞 庭 始

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
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盖文 章 根 于 性 灵，其 受 四 周 社 会 之 影 响 特 甚

焉。”［４］７０７金庸出生在位于钱塘江北的浙江海宁袁

花镇，在清末和民初，海宁属杭州管辖，１９３５年后

归嘉兴，嘉兴是吴地范围内的一个海滨县城，县城

不大但声名远播，这不仅因为海宁有号称天下第

一的海宁潮奇观，还因为人才济济而享有“文化之

邦，藏书之府”的美誉。对此，宋人戴表元在其《学
古斋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嘉兴“土膏沃饶，风俗淳

秀”，“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
余风遗韵相续”，“三吴之州莫大于杭，其地山裱水

妍，其人机慧疏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娱乐

而多驱驰；通衢广陌，行如附车轮而与之上下，坐

如闻江湖澎湃之声”［５］３－１９。
水的最大特性是柔性，这也是吴文化 的 精 髓

之所在；但不能忽视，水同时也具有壮阔汹涌的刚

性。因此“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刚柔相济，
而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重要特点也正是刚柔相济。
金庸寄情于水，尤其是对家乡之水情有独钟。在

他取材于家乡传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

录》中，既有对西湖精致柔美的描摹，也有对钱塘

潮波澜壮阔的呈现。西湖的秀美令陈家洛“目酣

神醉”，金庸家乡著名的海宁潮奇观也在《书剑恩

仇录》中得 以 铺 展：“这 时 郁 雷 之 声 渐 响，轰 轰 不

绝。待出春熙门，耳中尽是浪涛之声，眼 望 大 海，
却是平静一片，海水在塘下七八丈，月光淡淡，平

铺海上，映出点点银光……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

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

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 若 雷 震，
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

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烽，于金鼓齐

鸣中一往直前。”［６］２７０－２７１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

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

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

而来。因此 第 一 部 小 说 写 了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故

事，那是很自 然 的。”［７］７４９可 见，水 这 一 生 命 之 源，
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丰富而润泽的源头。

这是金庸故园情结第一次酣畅淋漓 的 书 写。
金庸１９３７年考入浙江杭州高 中，离 开 海 宁，１９４７
年考入上海《大公报》，第二年被派往香港，如果从

吴文化圈的角度来计算，１９４８年应该是金庸离开

家乡的年份，《书剑恩仇录》是从１９５５年２月开始

在《新晚报》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的发表距离

他远离故土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不难想象，七

年间汇聚和累积起来的乡情和乡愁会有多浓厚和

深沉。应该说，这既是陈家洛的故园情结，更是金

庸自己在远距离观照家乡风物后的真实感受，都

说失去更觉珍贵、距离产生美感，更何况吴地原本

就是一个人杰地灵之所在。

二、对吴文化的柔性表达与继承

“吴文化”柔性的一面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诸

多表现，如人物（尤其是女性）、饮食、语言等方面

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吴文化柔性的一面。
人物的柔性表达主要表现在金庸笔下的女性

描写上。“在水原型这些纷繁的复杂的象征意义

中，女性、生命和道的意义最为彰显，是最基本的

意义。”［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金庸 武 侠 小 说 中 的

如云美女，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管其来自

江南还是大漠，大都具有吴地美女的特征。吴地

美女共有的体貌特征是皮肤细腻白嫩，面容秀丽

脱俗，体态纤巧婀娜，在服饰方面讲究做工精细，
色泽清新淡雅。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心目中，“炉

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吴地女子是最美、最摄

人心魄的。《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是金庸武

侠小说描写江南美女比较集中的两部。在《射雕

英雄传》中，恢 复 女 装 后 让 郭 靖 不 可 逼 视 的 俏 黄

蓉，肌肤胜雪，娇美绝丽；郭芙虽远不及黄蓉年少

时讨人喜欢，却也是个双目流动、秀丽之极的绝美

姑娘；越女剑韩小莹也别有一般天然风姿……阿

碧、阿朱和王语嫣是《天龙八部》中典型的江南美

女，阿碧温柔秀气，说话声音极甜极清，令段誉“心
魂 俱 碎”；阿 朱 则 精 灵 顽 皮，另 有 一 股 动 人 的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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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９］４１３－４３４；而王语嫣的相貌和神态是和玉像对比

着写的：“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

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

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

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他目光一直

瞪视 着 那 少 女，这 时 看 得 更 加 清 楚 了 些，终 于 发

觉，眼前少女与那洞中玉像毕竟略有不同：玉像冶

艳灵动，颇有勾魂摄魄之态，眼前少女却端庄中带

有稚气，相形之下，倒是玉像比之眼前这少女更加

活些。”［９］４４９－４６４对于其他的非吴地美女，金庸也将

以上江南美女的样貌特征赋予到她们身上，如《天
龙八部》中的木宛清“如新月清晖，如花树堆雪，一
张脸秀丽绝俗”，《书剑恩仇录》中的骆冰“肤色白

腻，面目俊美”。对于有着金庸小说第一美女之称

的香 香 公 主，作 者 更 是 描 摹 细 致，皓 如 白 雪 的 肌

肤，漆黑的长发，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
让陈家洛 不 能 自 已：“只 见 她 舒 雅 自 在 地 坐 在 湖

边，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白衣倒映水中，落花

一瓣一瓣的掉在她头上、衣上、影子上。他平时潇

洒自如，这时竟呐呐的说不出话来……那少女的

至美之中，似乎蕴蓄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

粉身碎骨，死而无悔……其时朝阳初升，两人迎着

日光，控辔徐行。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上

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

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

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

军数万人马箭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

间，便似中 邪 昏 迷 一 般，人 人 都 呆 住 了。”［７］４６１－４７４

更有“神雕侠侣”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那少

女披着一袭轻纱般的白衣，犹似身在烟中雾里，看
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除了一头黑发之外，全身雪

白，面容秀美绝俗，只是肌肤间少了一层血色，显

得苍白异常……抬起头来，与她目光相对，只觉这

少女清丽秀雅，莫可逼视，神色间却是冰冷淡漠，
当真是洁若冰雪，也是冷若冰雪，实不知她是喜是

怒，是愁是乐，竟不自禁的感到恐怖：‘这姑娘是水

晶做的，还是个雪人儿？到底是人是鬼，还是神道

仙女？’虽听她语音娇柔婉转，但语气之中似乎也

没丝毫暖意，一时呆住了竟不敢回答。”［１０］１５２虽然

如此写法使得人物的地域性不甚明显，甚至有遍

地吴歌之嫌，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金庸执

着而深厚的故园情结。
表现在饮食上，吴文化是精致脱俗的，这一点

在金庸武侠小说的饮食描写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体现，饮食描写最精彩的公推《射雕英雄传》第十

二回中黄蓉为洪七公烧的那两道菜肴上，见表１。
表１　《射雕英雄传》黄蓉为洪七公烧的菜肴分析

分析

　菜名
原料及做法 口感及评价 菜名揭秘

玉笛谁家

听落梅

一 条 羊 羔 坐 臀、一 条 小

猪 耳 朵、一 条 小 牛 腰

子、一 条 獐 腿 肉 加 兔 肉

拼在 一 起 加 工 成 炙 牛

肉条。

每 咀 嚼 一 下，便 有 一 次

不 同 滋 味，或 膏 腴 嫩

滑，或 甘 脆 爽 口，诸 味

纷 呈，变 幻 多 端，直 如

武学 高 手 招 式 之 层 出

不穷，人所莫测。

每种肉单嚼是一种 滋 味，每 两 种 肉 合 在 一 起

嚼是一种 滋 味，倘 若 次 序 的 变 化 不 计，那 么

只有二十 五 变，合 五 五 梅 花 之 数，又 因 肉 条

形如笛子，因此这道 菜 有 个 名 目，叫 做“玉 笛

谁家听落梅”。这“谁 家”两 字，也 有 考 人 一

考的意思。

好逑汤

数 十 颗 殷 红 的 樱 桃，将

核 剜 出，内 嵌 斑 鸠 肉，

以 荷 叶 熬 成 清 汤，汤 底

下 衬 着 嫩 笋 丁 子，汤 面

飘着 七 八 片 粉 红 色 的

花瓣。

荷 叶 之 清、笋 尖 之 鲜、

樱 桃 之 甜，红 白 绿 三 色

辉 映，鲜 艳 夺 目，汤 中

泛出荷叶的清香。

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了；竹解 心

虚，乃是君子。莲 花 又 是 花 中 君 子。因 此 这

竹笋丁 儿 和 荷 叶，说 的 是 君 子；至 于 斑 鸠，

《诗经》第 一 篇 是：“关 关 雎 鸠，在 河 之 洲，窈

窕淑女，君 子 好 逑”。因 此 这 汤 叫 作“好 逑

汤”。

　　堪称美食家的洪七公在吃了这两道菜后，不

禁叹道：“御厨的好东西当然多啦，不过没一样及

得上这两味。”很多评论者援引此段都为了说明金

庸笔下的饮食独具美感，并指出读后能勾起人的

无限食欲等等，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笔者

在每每读到这一精彩段落时，极少产生对书中所

述美食的口腹之欲，获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

愉悦和对吴文化的钦羡与向往。的确，吴地菜肴

的特点是精致、清雅、富有诗意，但并不能因此将

金庸笔下的这两道菜当作真正的菜肴来品评。如

果有哪一位美食家如法炮制这两道佳肴的话，就

会发现它的可操作性很低，尤其是“玉笛谁家听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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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逑汤”的难度似乎小得多，但樱桃中夹肉

的实际口味应该不会太好。也许如此说法有些武

断了，不过笔者要传达的是，金庸如此“做菜”的真

正寓意在于将吴地饮食的特色夸张渲染到极致，
仍然是为了抒发其难以名状的乡恋和乡愁。金庸

本人不精于烹调，也不会武功，因此不妨这样说，
这是一段金庸借黄蓉之口所进行的“纸上说菜”，
与王语嫣的“纸上论武”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所

共同传达出的都是吴文化的神韵和精髓。
吴文化的柔性魅力也通过独具韵味的吴侬软

语得以更全面的展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比

较了北曲和南曲：“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

情少而声情多。”［１１］４１０的确，吴语中蕴含有丰富的

并无实际意义的声调，这使吴语听起来具有特别

的音乐的旋律和韵味。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虽然

运用过不止一种方言，也注意到方言与人物所处

地域之间的契合，但金庸运用最纯熟和最具神韵

的方言非吴语的典型代表苏白莫属。晚清时候韩

邦庆所著的《海上花列传》是将吴方言运用到极致

的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对白都是苏州话，张爱玲

对《海上花列传》极其推崇，并将它翻译成国语出

版，吴语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金庸也非常喜欢

缠绵婉转的水磨腔，《射雕英雄传》中阿碧的那一

段经典苏白柔软顿挫，比《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

浅显晓畅，可以说，这段苏白既展示了吴韵，又不

会造成接受者理解上的障碍，可谓恰到好处。金

庸对苏白有选择地运用，一方面自然是为配合人

物的地域特征和性格特征所为，另一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一方面，苏白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作家难

以割舍的故园情结，在熟悉而动听的乡音中，作家

的乡恋和乡愁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和补偿。

三、对吴文化的刚性呼唤与反思

吴文化 是 水 的 文 化。在 论 及 吴 文 化 的 特 色

时，论者很多时候都将注意力放在水的柔婉和清

秀上，而往往忽视了水的波澜壮阔的一面，因此简

单地将吴文化概括为阴柔而自足的、缺乏阳刚之

气和进取精神的文化。不可否认，如今的吴文化

更多地表现出阴柔的一面，但如果从历史的和发

展的眼光来看待吴文化的话就会发现，吴文化在

其发端之初不但不柔婉，反而豪侠勇武之气甚盛。
在吴地处于蛮夷时期，市民社会的尚武之风和文

化中的粗豪气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中吴越争霸

的霸气和豪气对吴地文化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故而被司马迁称为“夷蛮之吴”；后来又有

东吴与魏和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文化气质中

阳刚的 一 面 十 分 突 出。只 是 随 着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吴地渐渐滋生出温婉平和、小富即安的思想，
尤其是魏晋以降，崇文内敛的性格和文化气质逐

渐取代了勇猛刚烈的品格成为主流，再加上六朝

以来江南文人绮丽柔媚之风日盛，吴文化中刚性

的一面就衰落了。对于这一点，金庸显然是深感

遗憾和惋惜的，他将这种情感投射到他的武侠世

界，尤其是那些他喜爱的男性英雄和侠士身上，以
此表达自己对吴文化中刚性一面的怀想与呼唤。

就金庸本人来说，他虽然是一位在吴 文 化 背

景下生长起来的江南才子，但在他的性格气质里

面除了温文尔雅的儒者风度外，并不乏“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英雄侠气，他在读书期间的两次被开

除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次１７岁，金庸在

浙江杭州的联合高中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被

开除，缘起是一篇讽刺性的黑板报，那篇让他遭遇

失学尴 尬 的 讽 刺 性 黑 板 报 题 名 为《阿 丽 丝 漫 游

记》。第二次２０岁，金庸在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

治大学前身）外交系读书，因为对大多数国民党学

生见到校长马上便起立立正的“希特勒式”方式不

满而被开除。金庸本人富有正义感和反叛精神的

个性气质在青年时代便表露无遗。
金庸的这一性格特征也表现在他对笔下人物

的态度上。金庸曾表示，在他所写的男性人物中，
胡斐、杨过、乔峰、郭靖和令狐冲等人，是他特别喜

欢的。这些人物与陈家洛、慕容复等典型的吴地

翩翩书剑人物截然不同，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的

后记中这样概括陈家洛的性格：“海宁近代的著名

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

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

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

个人的影子。”而金庸特别喜欢的那些人，都不是

在单纯的吴文化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以郭靖

为例，郭靖的父亲郭啸天是山东人，母亲李萍是杭

州附近人。在郭靖的成长历程中，两种不同的地

域文化都会对他产生影响。虽然在郭靖还未出生

时父亲就已经故去，但不能否认郭啸天身上的山

东大汉的豪侠之气具有遗传作用，同时他的母亲

也非典型的江南娇弱女子形象，在第一回“风雪惊

变”中，金庸写出了李萍在面对危机和重大变故时

的勇敢豪侠气质。加之郭靖从小生活在与江南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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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的广袤粗粝的蒙古大漠，更增加了他性格

因素中的勇武之气，虽然后来拜“江南七怪”为师，
但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脱离大漠环境，况且七位师

傅是江南的怪人，“江南七怪”的名号当理解成师

傅们与普通江南人士不同之意（除了其中越女剑

韩小莹身上还留有江南女子印记外）。金庸最终

将郭靖塑造成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足见作家对郭靖身上的愚钝质朴与粗粝豪侠气质

十分喜爱和赞赏，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正是吴文化

在发展和 演 变 过 程 中 逐 渐 弱 化 和 失 去 的 宝 贵 品

质。这是金庸对滋养自己的吴文化在依恋同时作

出的深沉反思。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金庸在郭

靖身边安排黄蓉这样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女作为佳

偶，是为了补充和衬托郭靖的个性和文化气质，因
此靖蓉恋成为最让人羡慕的互补型的最佳组合。
这一最佳组合的精心设置，蕴含着金庸希望在吴

文化身上唤回失去的刚性同时又以不失去柔媚的

水性为代价的良苦用心。
“一个人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就会不自觉地

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包括生活方式、内在性格以

及成长记忆。”［１２］１６０的确，吴文化作为金庸的母文

化，其刚柔相济的水性特征已经融入金庸的精神

气质，并深刻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总之，难
以割舍的故园情结自然会让金庸对吴文化青睐有

嘉，但金庸并没有沉迷在吴文化的柔婉氛围中低

吟浅唱，他的武侠世界固然有着深厚的吴文化底

蕴，然而作为一位善写快意恩仇的“武林至尊”和

冷静内敛的文化大家，金庸在对吴文化给予极高

评价和赞美之余，也对吴文化展开了不动声色的

批评和 反 思。也 许 正 因 为 他 的 反 思 是 不 动 声 色

的，甚至有些是无意识的，因此这一点很少有论者

注意到，以此为论题展开深入思考的更是寥寥，不
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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